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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囈語
雖然，我們不一定常常談到「性別」，但「性別」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。
身為一個女性，究竟晚上該不該出門？需不需要受到保護？我能不能更勇敢？此時該不該說話？家人生病時，需不需要在旁隨時伺候著？該不該承擔家事的責任？該不該成為家人們的情緒出口，承擔大家所有的不滿？能不能到遠地讀書？能不能出遠門實現夢想？該不該繼續往上進修？要不要討好伴侶、展現貼心，讓他或她覺得我是個好女朋友？該不該為了家庭，犧牲工作？應不應當讓腦中浮出：「誰叫我是女生？」「反正我是女生！」「就因為我是女生……」
身為一個男性，長子該不該重視傳宗接代？現代男人工作依然繁重，該如何兼顧家庭？如何兼顧朋友？一直找不到能養活自己的工作，怎麼可能養的起家人？好多苦悶無處說，究竟該不該找人聊聊？該不該為了工作，而失去自己的理想？工作就是得負責，得一力承擔，究竟有時候該不該說「不」？在別人面前能不能示弱？如果沒有表現得有擔當，會不會別人認為我很沒用？明明很生氣了，還要繼續維持理性嗎？應不應當讓腦中浮出：「誰叫我是男人？」「男人就是要這樣！」或是，「不行，我得像個男人一樣……」
身為一個跨性別，我不想和其他的男人或女人一樣，但社會總要我像個男人或女人一樣，但好累，那不是我，那不像我，為什麼我要像個男人或女人一樣？非得這樣不可嗎？頭髮應該怎麼綁？怎麼抓？為何走在路上，總要分男裝還是女裝店？不然就分男裝或女裝區？對我來說只是想穿得好看、舒服，為什麼總要為我的打扮、動作行為連結上性別？為什麼大家總是看不到我的存在？為什麼我也不容易找到與自己相同的人？應不應當讓腦中浮出：「誰叫我是跨性別？」「跨性別在社會不就得這樣？」或者是，「因為我是跨性別，所以……」
近來總有這樣的體會，性別一直都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無時無刻在發生，但又自然地像呼吸一樣，男生，女生，跨性別，好像沒什麼不一樣，但卻常常在自己的內在對話中，不斷地不斷地出現，影響著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影響著自己的一舉一動，影響著我與其他人的互動，影響著生活模式，影響著人生與夢想的追求，影響著當下、現在，影響著、影響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。性別一直都無時無刻在發生，但又自然地像海邊的浪潮一樣，轉頭也是，抬頭也是，看著新聞，聽著故事，玩著遊戲，吃著東西，走在街上，坐在椅邊，一件又一件與性別有關的事，這樣又這樣地向我襲來，一件又一件與性別有關。
我發現了「性別」的存在，但，好像很多人覺得「性別」不存在。性別像空氣，性別像海水，性別像什麼呢？好像我自己如何感受、體會與思考我自己一樣。


見怪不怪的跨性別精神醫療
跨性別？變性者？扮裝者？陰陽人？這些詞是怎麼不一樣？跨性別是幾歲知道自己是跨性別？變性者是幾歲開始想變性？變性人究竟覺得自己是男生還是女生？是靈魂裝錯身體的人嗎？
這些問題，對於許多人來說很困惑，從精神診斷手冊的演變史中，精神科醫師們似乎也「緩慢地」了解、認識跨性別者。2013年5月25日在台灣大學有一場「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」，醫師、心理師們分享他們對於「同志與精神醫療」的認識。其中，最令我感興趣的是第5版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（DSM）」最近出版了，從第4版修訂版的「性別認同障礙（GID）」來疾病化跨性別者，在第5版手冊中，則用「性別不一致（Gender Incongruence）」及「性別不安／不爽（Gender Dysphoria）」，取代「性別認同障礙」。
對醫生與心理師來說，要協助性別認同障礙者，一直到進行生理重建手術，在眾多求助者中，算是相同漫長的歷程，往往需要一兩年的陪伴。陪伴與傾聽的過程，讓醫師與心理師對跨性別者的多元性越來越熟悉。
從第3版DSM，嚴格認定「原發性變性欲」，過去以為「變性者」都是在嬰兒時期開始想要變性，到後來發現，原來很多變性者是成年後，甚至中年後才想要變性。
過去以「不想變性的人」為中心，把跨性別者、變性者的性別認同視為一種「障礙」，以為他們「認同有問題」，認為是「上帝把靈魂放錯了身體」，依然認為性別只有「男」或「女」，更預設「心理性別要能配合生理性別」才是「對的」事情。事實上，對有的跨性別、變性者來說，是上帝給錯了身體，不是放錯了靈魂，只是外貌需要做一些調整而已，因此才需要整容手術的協助。
我們也應當質疑，為何有些男人把胸部縮小，叫「縮胸手術」，有些女人把胸部變大叫「隆乳手術」，卻把男人把胸部變大、女人把胸部變小稱為「變性手術」？多麼刻板不公平！每個人都對身體有不同形象的期待，縮胸、隆乳何必精神科醫師？
第5版DSM認為「性別不一致」、「性別不安」仍是疾病，保留此「必要之惡」，讓跨性別者可繼續「通行」於精神醫療。舉凡「個人的性別認同、角色或展現，不同於文化規範中對特定性別者的規定」就是「性別不一致」，標準不再用「心理性別配合生理性別（sex）」，反而是「心理性別配合社會性別（Gender）」；而「性別不安」則指「個人的性別認同與『出生時的指定性別』（無論是伴侶的性別角色和／或主要與次要的性徵）之間的差異，感到不自在或困擾」。
我們依然要質疑，為何仍要視「跨性別、變性者」為疾病？究竟是精神科醫師需要「跨性別、變性者」的醫療光顧？還是「跨性別、變性者」需要精神科醫師？當跨性別、變性者不再視為疾病，並不損醫師的專業。性別認同如何，何必經過醫師、心理師之手？精神科醫師非得成為此類手術、身份證轉換的門檻不可？非要安一個「病名」才能協助這些跨性別、變性者嗎？
更何況，跨性別者不一定要覺得自己是「男生」或「女生」，有些認定自己「無性別」、「跨性別」或其他多樣的情形。正如高旭寬所說，「在性別光譜概念下，不應該性別設限，又哪來性別不一致？」


我就是性別不明
我以為自己只是看起來比較陰柔的男生而已，最近一次演講，有學員問有人問我的「性別」是什麼？
從小至今，凡是遇到任何需要勾選「男」、「女」的表格，總讓我困擾。記得高中的時候，自己去看醫生，故意裝成不經意的樣子，漏填「性別」一欄，有時候，護理師會要我補勾，有時候，她們會自己幫我勾。有時候，我會「貼心地」自己先勾了「男」，但也在性別的前面加上「生理」二字，我想，我只能承認我是生理男性，這對我來說，舒服、自然、自在一些。至於我的性別認同，也許是女吧，也許是男吧，也許都不是吧。
因此，我在辦活動時候，盡量避免讓報名的人非得寫自己的「性別」不可，偏偏宿舍又分男宿、女宿，有時候不得不讓報名學員自己填，如果真的需要性別這個欄位，我也會放上「男跨女」、「女跨男」以及「其他」等選項。
記得大學舉辦研討會的時候，我們在報名表的設計上漏了對跨性別者友善的欄位，收到了好幾封抗議信，還有人在網路討論區公幹主辦單位辦活動對跨性別很不友善，提醒我在未來活動報名時，一定要特別注意檢查，如果設置性別的欄位，得讓跨性別者方便填寫。
記得國中的時候，明明知道女生才會有月經，但有時候總會期待自己有一天突然有月經，期待肚子裡有一個隱藏的子宮，期待有一天真的能自己生一個孩子，孕育一個生命，到現在都還有這樣的期待，只是同時也越來越接受「沒錯，男人的身體無法生孩子」這個事實。
我常常跟別人說，我「性別不明」，說我是男的也好，女的也好，都好啦！如同卡卡女神的歌一樣，「天生如此」。搞不好我不只是跨性別，而且是個陰陽人？
國中的時候，健康教育教我們「男生」有第二性徵，像是「喉結」，同學們討論怎麼判斷誰是「男跨女」的扮裝秀者，總會說看「喉結」能識破一切。但我呢？到現在要30歲了，都還沒有喉結耶！不但看不出來，用摸的也摸不出來，所以我是女的嗎？我的第二性徵去哪裡了？但我的男性第一性徵長得很好啊！搞不好我是陰陽人？只是沒有去做基因的檢查？需要去檢查一下染色體嗎？
我想，我不需要檢查染色體，我也很樂意稱自己為「陰陽人」，這是一個值得驕傲，值得向人宣告的身份，值得讓更多人了解的辭彙。人們常說，「是生男、生女一樣好」，就算生個陰陽人也很棒啊！今年年中，大陸有一些新生兒陰陽人遭父母遺棄的新聞，我希望臺灣能對陰陽人更了解，更友善，更接納，不希望這樣的事在臺灣發生。
上週到中山大學欣賞女性影展《篳路「蘭」旅艷陽天》，一對姐妹四處尋找和自己一樣是「陰陽人」的人，才發現以前的老師也是陰陽人，但陰陽人太「不可談」、「不可說」，很多人不了解，或是很多誤解。
資料顯示，2000人中有1個人陰陽人，或是100人中有4人是陰陽人，由此可知，地球上70億人口，也就有350萬到2.8億的陰陽人，這數字一點都不小，已經是好幾個城市、好幾個國家的人數。
我們之中許多人是陰陽人，天生如此身體上、生理上不同於典型男、典型女，甚或不同於跨性別者，我們就是性別不明，如此而已。



放寬性別變更，創造社會雙贏

「黃先生，請進。」「對不起，護理師，以後請別叫我黃『先生』，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或是診號。」有些跨性別者就醫時，會遇到這樣性別稱謂的困擾；但有些跨性別者未將名字變更成較中性或自己較喜歡的名字，不僅不喜歡刻板的性別稱謂，也不喜歡叫名字，因為有些名字太性別刻板。類似的就醫經驗常出現在跨性別者生活中，我們需要對跨性別更友善的醫療與社會環境。
日前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討論，評估放寬性別變更的標準。一些醫界人士跳出來質疑、反對，擔心因為醫師不知醫療使用者是否未摘除器官，可能誤診。那不妨比照《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》第12條「就醫時，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。」要求曾性別變更就醫者主動告訴其未摘除的器官，以避免誤診即可，不需要為了「醫生」，摘除無需摘除的器官。
有些女跨男的跨性別者，喜歡自己的子宮、月經，也想保有懷孕的權益，醫生不應當為了微小的醫療利益，在制度上妨礙跨性別者變性、發展健康的生活。醫療是為了醫療使用者更有品質的生活而存在。
整形醫生擔憂，是否身份證性別變更登記變得容易了，減少變性手術的人數，讓醫生們無利可圖？長遠來看，社會越對跨性別友善，施行變性手術人數不必然變少，社會對於性徵的改造越顯平常，將會有越來越多人進行縮胸、豐胸等整型手術，反而增加整形醫生的收益。
一些跨性別者擔心，男女以外的第三選項要叫什麼？非常希望不要叫做「第三性」。我認為第三選項應由跨性別社群來決定，而不是再由非跨性別者來命名，甚至擴增第四選項也無妨。有些人想進行器官摘除或性別重建手術，更不應限制性別只能登記為第三選項。重點在於彈性、依自己對自己性別認同，選擇適切的性別選項進行登記，讓社會接納跨性別者多元的樣貌，才能真正幫助跨性別者自我實現。
有也人擔心，刪除性別變更的年齡門檻真的可行嗎？別忘了，每2000人有一人是陰陽人，而她／他們一出生就在家長與醫生的要求下，做了「變性手術」以符合刻板的生理二性，在出生就為陰陽人「變性」，因此，我們知道從小變性不是問題。也希望能還給陰陽人自然的身體，自由選擇在幾歲的時候改變性徵以符合社會性別刻板的要求，或是終身維持自然的身體。
未成年人的性別變更及變性手術仍需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，無論年齡大小，孩子本身及家長雙方都同意，自然會與整型醫師協商身體改造的時程、適合的用藥及身體改變的部位。我們應當尊重當事人、家長與醫師的共同決定，而不應由無變性困擾的人來決定變性家庭的生活。
許多跨性別者在戶證單位進行身份證性別變更後，行政程序並未在此停止，還要去許多單位變更性別登記，尤其是曾就讀的學校更換畢業證書等。因此提早允許年輕跨性別者進行身份證的性別變更，有利於減少在成年後一下子要變更非常多證件的繁複過程，不但能簡政省時便民，更可以減少社會重製證件的成本。最最重要的是，讓跨性別者能提早「自在做自己」，而不用再被迫跟那個不適合的性別生活在一起。



性別變更＝拆散家庭？
早在2013年年底，衛生福利部早已做出「性別變更登記不需要醫療認定的要件」的結論。只差內政部不願意調整的臨門一腳。近一個月內，內政部有了戲劇性的發展，性別變更登記的政策更迭真是給人洗一場三溫暖，一會兒給溫水，一會兒澆冷水的！
在2014年12月，性別不明關懷協會與施明德共同批判內政部性別變更登記「活摘器官」，施明德指國家命令「殘忍、殘酷、不人道」，不應剝奪跨性別者人格尊嚴。同月月底，內政部終於鬆口，將在一個月內廢止摘除性器官才能性別變更登記的行政命令。
唯美中不足的是，內政部一鬆口，和同志及跨性別社群一直過不去、枉顧人權的護家盟又出動了！再次向內政部施壓，但內政部實在沒有人權概念，竟將原本18歲可以變更性別登記，提高為20歲，不但不重視跨性別青少年的身體自主權，同時增加「無婚姻關係」、「無子女」，且需提出「診斷報告書」等不人道條件，並且規範一生只能變更性別「一次」；另一個更沒有必要的門檻則需由「性別變更委員會」安排面談，經過六個月的猶豫期，才能向戶政機關登記。
這群沒有性別變更需求的人，不斷在剝奪、限縮有性別變更需求的人人權，憑藉著什麼？憑藉著對跨性別者的不了解、無知、人權觀念的缺乏！護家盟不但不守護家庭，更鼓吹「拆散家庭」！
首先，以Janet老師跨性別登記為例，她有子女，後來成功變換性別登記，但現在我國政策倒退走。如果她晚個幾年作性別變更，她不但得被國家拆散法律上的婚姻關係，還得放棄親權！才能「成為自己」？
以吳氏妻妻的案例來說，她們在性別變更登記的過程，有了婚姻關係，因此再次阻擋其中一方「成為自己」，國家又得再拆散這對愛侶。
性別變更登記應隨國際潮流降到16歲以下，未滿20歲者，只要有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就應該予以變更，因為已無涉「摘除器官」，讓跨性別青少年能提早做自己，才能讓社會知道如何面對真實的每一位跨性別青少年。如果家長都同意，憑什麼由拆散家庭的護家盟及內政部來阻擋？
衛福部在2013年早已做出「性別變更登記不需要醫療認定的要件」的決議，現在又要回頭向精神科或身心科要求「診斷證明書」，內政部實在是搞不清楚為何精神醫學不介入個人性別認同？因為唯有幫助當事人自我實現、提昇心理健康、改善社會成為更友善、無歧視的環境，才是我們精神醫學期盼的目標，而精神醫療人員並不想要成為保守教條規訓、阻礙個人成為自己的高牆。
然而，我的性別是什麼，又何必要一群「專家」來決定我的性別？我才是我的身體、我的性別的專家，為什麼要由一群「專家」來審核我的性別，決定我能不能作性別變更？這群專家又憑什麼來決定？
正因為性別是流動的，在這次性別變更登記的過程中，我也在思考，作為以女同志為核心認同的自己，在開放性別變更登記無需摘除器官之後，我會想要將自己的性別登記為什麼？難道我不能變更為另一個性別之後，再決定是否變更回去嗎？
正如原住民恢復傳統姓名的議題一樣，許多原住民將自己的「漢名」，恢復為「傳統姓名」，但隨之而來，得更直接面對各種形式的社會歧視，因此，部分原住民一時無法改變社會的歧視對待，又將自己的姓名改為「漢名」。相同的，請不要規定一生只能變更一次，因為社會制度應該是活的，而不是像變性手術一樣「不可逆」，如果變更性別後，社會適應不佳，應當還給我們變更回另一性別的權利。以我自身來說，也許變更回來，我的心理認同依然是女性，但我無法承受身份證上作為女性的社會壓力。我，需要這樣一生至少可以變更二次性別的機會。
最後，請內政部千萬不要公告這種「20歲」、「無婚姻關係」、「無子女」、「需要診斷證明書」、「需專家認定」、「猶豫期六個月」、「一生只能變一次」的鬼規定。這樣的規定，只需行政命令，更無需耗日費時「訂定專法」。要訂定專法，不如訂定反歧視法，才能真正幫忙到所有受到各種歧視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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